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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中经济-生态-文化 

系统的耦合及其评价 

唐瑾
1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美丽乡村建设中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三者存在相互促进与制约的互动耦合机制。经济发

展通过经济规模、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三个维度与生态环境产生互动耦合,乡村社会文化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对

乡村经济产生影响,同时社会文化以行为引导和农民素质培养等方面促进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由此,可以构建美丽

乡村建设耦合协调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选取具有区域一体化特征的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的研究表明,美丽

乡村建设仍处于经济-生态-文化系统协调磨合阶段,需要以区域一体化发展为路径,统筹协调各子系统的发展步骤,

促进区域和美丽乡村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美丽乡村 互动关系 耦合协调模型 

一 引言 

美丽乡村建设是以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增加农民生活收益、提高农业资源发展效率,在保证农村生态环境良好的前提下,实

现人和自然协调共生的一种建设性活动。我国的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最早在浙江省安吉县,旨在建设成“中国式美丽乡村”,让乡

村发展成为以生态文明为前提的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有、城乡和谐互助发展的模式。随后,全国开展了建设美丽乡村活动,

涌现出了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性、城郊集约型、社会综治型、文化传承型、渔业开发型、草原牧场型、环境政治型、休闲旅

游型、高校农业型等十大创建模式。在各种实践模式中,美丽乡村建设被证明是有效协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稳定的

主要桥梁。但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的关系仍然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探索。 

目前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丽乡村的内涵、建设的意义
①
、与生态文明的融合关系

②
。这些研究表明:建设

美丽乡村不止关于自身独立的建设,也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美丽乡村建设过程是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之间的政策部署,需要将整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都融合进来。近几年,学术界就如何“构建美丽乡村

建设评价体系”开展了研究,陈锦泉考虑到指标体系的多维动态性问题,选取了广义回归神经网络模型进行神经训练和调整,构

建了一套以检验乡村建设发展水平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
(1)
。靳诚利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计算出了县域单元美丽乡村建设类型,

将县域区域内的生态廊道构建了出来(2)。这些评价体系以及模型构建的基本思路都是先选取多个层面或者多个维度的多个单项指

标,然后采用不同数学方法对指标进行量化,再对其量化结果进行加权求和,得到不同的美丽乡村建设水平。通过对比目前阶段的

美丽乡村建设研究来看,建设美丽乡村主要围绕经济-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展开,以上学者的研究都是在这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建立

评价指标体系以研究如何建设美丽乡村。这些学者设立评价指标虽然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美丽乡村的建设水平,但均将美丽乡村

的层面以及维度单独分开来进行评价的,相对忽视了各层面与维度之间的关系。美丽乡村建设评价体系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

作用、互为耦合的关系。评价美丽乡村的建设水平不能仅看各子体统的指标体系评价,也需要关注各子系统各维度之间的耦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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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分析其中的耦合水平。 

“耦合”本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者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紧密配合、相互影响的作用,并且通过该影响作用从一

侧传输能量给另一侧的现象。近几年来,耦合现象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应用在美丽乡村建设评价之中,何成军关注于休闲

农业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关系(3)。但是,这些研究都只是单方面的分析美丽乡村发展下的部分发展子系统与其之间的耦合程度

分析,分析的结果相对缺乏代表性。本研究提出以耦合评价模型从经济-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建立评价体系分析美丽乡村建设的子

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以期科学合理地评价美丽乡村的建设水平。 

二 美丽乡村建设中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的耦合关系 

在生态文明视角下提出美丽乡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保证生态环境的山清水秀,又要注重乡村经济发展的健康

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文明进步。乡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存在着耦合关系,三者

共同促进美丽乡村的建设。三个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系统的进步或者是退步都将影响其他两个系统的耦合程度。美丽乡村建设

追求的是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快速发展、人与自然也能和谐共处,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高度统一。 

(一)乡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互动耦合关系 

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呈现“U”型、倒“U”型、“S”型等多种可能的关系,也就是说二者

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或共同增长的关系,而是在某些阶段经济发展会恶化生态环境质量,在另外的阶段则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的综合作用导致的。(1)规模效应,乡村经济增长要来源

于基本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并且更多产出也带来农药、化肥、农膜、兽药、粪便污染及秸秆引起的污染

即内源性污染的种类和数量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不断增加。(2)技术效应。乡村经济增长过程中,针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研发支出不

断上升,良种选育、土壤改良、畜禽饲养、水产养殖、施肥、病虫害防治、耕作栽培、机械生产等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与单位土地生产率,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提高农业经济效率,同时使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向影响得到有效缓解。畜

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技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农业废弃物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生物过滤系统技术、土壤污染

防治技术等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对已经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修复与处理,还原乡村一个绿水青山。(3)结构效

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在早期阶段,农村经济结构从传统的农作物种植向高排放的畜牧养殖业

转变,增加了污染排放,随后经济转向低污染的绿色农业,投入结构变化,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环境质量改善。总的来说,规

模效应恶化环境,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改善环境。在经济起飞阶段,资源的使用超过了资源的再生,有害废物大量产生,规模效

应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恶化;当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胜出,环境恶化减缓。 

生态环境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农村环境治理以及

农村环保补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加重了地方乡镇与县市的财政负担,并且较差的乡村环境不利于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比如

较差的村容、村貌改善将会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降低游客满意度,限制旅游业的发展,另外为保护乡村生态环境而制定的一系列

环境保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经济的增长,近年来对养殖污染等问题进行严格整改与治理,大部分养殖场达不到环保要

求而关停整顿。另一方面,合理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农业生产部门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以提升其生产率和竞争力,创新补

偿可以部分或全部弥补由生态环境保护额外带来的成本。由此相抵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长远市场竞争力,被称为波特效应。 

(二)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耦合关系 

从乡村经济产业的发展与农村社会文化这两者的联系来看,社会文化的进步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乡村经济的

发展也是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而得到促进,这两者存在着互相的联系。乡村经济发展对社会文化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经济

增长带来地方财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将会同时提升社会文化的供给和需求能力,带来乡村文化的繁荣。但是也不可忽视乡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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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乱象现象,由于一些低端的文艺产品流入农村,造成了庸俗泛化的文艺创作、演出在农村出现,并且很多不好

的社会风气和恶习容易在乡村蔓延,聚众赌博、婚礼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甚至吸毒等等,严重影响了乡村的社会文化稳定。 

乡村社会文化对乡村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乡村社会文化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保障,是乡村社会基础的精神面

向。有效保持乡村经济活力的重要基础是繁荣的乡村文化生活以及良好的乡村风气。乡村文化主要指的是传统的村庄内生公共

价值和非正式制度规范。传统的乡村内生公共价值有利于整个村落公共道德和公共价值的延续和再生产,从而保证了乡村个体家

庭之间的互助与互惠,对于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以及导向性作用比较明显。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在一方面

也起到了规训村民自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引导集体村民行动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良好的乡村文化对于保持乡村活力

和积极发展村民的内在动力从而提升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乡村经济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不论是传统农林牧副渔业的创新发展,

还是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不论是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农产品的打造,还是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的建设,都需要遵循新发展

理念,以文化为引领,因地制宜,统筹谋划。然而落后的乡村社会文化将会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制约,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往往主

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虽然它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但它从深层影响着经济发展,而且往往是根本性的。迷信宿命思想、无积

累财富观念、排外意识强烈、安于现状等落后保守的思想抑制了村民的进取心,使村民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甚至阻碍进取,影响

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三)乡村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耦合关系 

从乡村的生态环境与农村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了农村社会文化的进步,进步的农村社会文化又可以有

效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反之,倘若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文化也随之退步,社会文化的退步又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

影响。 

一方面,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为代表的生态文化是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思想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引起

了高度重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美丽乡村建设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不只是乡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兼顾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

文明等方面。推动乡村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方

法路径,把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人,人的素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程度,高素质的人会树立生态文

明意识,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反之,没有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人,由于知识的匮乏和对自然界的无知将会

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使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巨大破坏,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而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开展丰富的社会文化活动

是重要途径。农民们通过阅读、广播电视、绘画、健身、体育等文体活动,成为“文化人”,不但能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综合素

质也在无形中得以提升。文化活动具有感染作用,会影响到农民主体的行为,而高素质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各种环境保护知

识,从而自主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三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美丽乡村建设评价 

(一)评价指标的选择 

考虑到美丽乡村的内涵与本质,根据以构建生态文明为特征的美丽乡村、以国家和地方农村建设指标体系,结合乡村的实际

发展和内在潜力,尝试构建美丽乡村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同时考虑到评

价的科学性、基础数据代表性、可得性和规范性,本文结合相关环境保护标准和农村生态建设体系,遴选了三个子系统层的 24个

指标,构建美丽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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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对评价指标赋值的方法包括主观判断法、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但是这些方法往往具有较强的主观意识。为了保

证建设美丽乡村指标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也为了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本文采用熵值赋权法来确定各个子系统中的指标权重。熵

值赋权法基于“差异驱动”原理的一种给指标赋值的方法,着重突显局部差异,为了避免人为的间接影响因素直接采用各个样本

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以此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确保其更具有客观性,较高的再现性和可信度(4)。 

(二)美丽乡村子系统耦合程度的计算 

美丽乡村建设考虑的乡村经济产业发展子系统、乡村社会文化子系统以及乡村生态环境子系统 3个子系统的综合耦合程度,

根据这三者之间的耦合度判别其耦合强度。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上式中:S1 代表乡村经济产业发展子系统功效值、S2 代表的是乡村社会文化子系统功效值、S3 代表的是乡村生态环境子系统

的功效值,都是由标准化后的公式 1与指标的权重(公式6)加权求和而得;C表示的是 3个子系统的耦合度,结果值处于[0,1]之间。

根据 C值的大小,将系统耦合度分为 4个阶段: 

当 0<C≤0.3 时,低水平耦合; 

当 0.3<C≤0.5时,拮抗阶段; 

当 0.5<C≤0.8时,磨合阶段; 

当 0.8<C≤1时,高水平耦合。 

(三)美丽乡村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计算 

虽然子系统间的耦合程度能够反映各系统之间的关系,但却无法整体反映系统发展之间的“协调效应”,因此为了充分的评

判美丽乡村的建设水平,还需要考虑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来更充分的评价美丽乡村建设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计算公

式如下: 

 

上式中:D 是系统的协调度;C 是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T 反映的是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代表的是 3 个子系统之间的综合协调

指数,a、b、c 分别是农村经济产业发展子系统、农村社会文化子系统、农村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权重。考虑到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经济-社会-文化 3个子系统在评价中都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本文取值都是 1/3,S1、S2、S3分别是 3个子系统的功效值。D的取值也

是处于[0,1]之间。按照 D的大小可以考虑将系统的协调阶段分为 4个阶段(表 1)。 

表 1美丽乡村建设阶段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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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度水平 协调类型 阶段划分 

0<D≤0.4 低度协调 低水平 

0.4<D≤0.5 中度协调 中等水平 

0.5<D≤0.8 良好协调 较高水平 

0.8<D≤1 高度协调 高水平 

 

四 美丽乡村建设耦合协调分析——以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美丽乡村建设中经济、生态与社会文化系统的耦合关系,选取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进行分析。作为全国较

早实施区域一体化的地区,长株潭城市群美丽乡村建设既能体现欠发达地区的一般性特征,又有区域一体化特征。 

(一)美丽乡村综合耦合程度分析 

长株潭城市群的各子系统的综合水平测算以及系统耦合度、协调度、综合协调指数结果如图 1 和图 2。从时间轴来看,长株

潭地区在 2000-2008 年乡村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处于弱协调发展,2009-2017 年处于强协调发展。在弱

协调发展阶段,乡村生态子系统持续恶化,综合指数由 0.56下降到 0.401。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持续好转,经济子系统综合指

数由 0.04 上升到 0.319,社会子系统综合指数由 0.09 上升到 0.433。在强协调发展阶段,生态子系统综合指数由 0.456 上升到

0.789,经济子系统综合指数由 0.66上升到 0.820,社会子系统综合指数由 0.452上升到 0.708。三个子系统的耦合程度和协调程

度均在时间期内得到显著提升,系统耦合程度由 0.207 上升到 0.620,协调度由 0.219 上升到 0.692,综合协调指数由 0.230 上升

到 0.772。 

 

图 1 2000—2017年长株潭地区乡村各子系统综合评价值的时序变化 

(二)产业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功效分析 

从长株潭县区的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的功效值来看,排在前 3 位的是长沙市区、长沙县和浏阳市,主要是长株潭地区发展的中

心位置。这些区县经济资源优越、交通条件便利,因此,该地区乡村产业依靠城区产业的辐射带动,具有先天优势,是长株潭经济

发展的中心。排在后 3 位的是韶山市、炎陵县、株洲县,这些地区主要的经济产业发展过于落后,乡村产业过渡依赖于以农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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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第一产业,而且规模化较低,基础较差,因此成为长株潭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的低谷区。 

 

图 2 2000—2017年长株潭地区乡村系统耦合度、协调度与综合发展值时序变化 

从长株潭区县的生态环境功效值来看,排在前 3位的是株洲市区、攸县和长沙市区,主要位于罗霄山脉西麓的附近,地势起伏

较大,地貌类型多样,地表水系发育充沛。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热充足,风向冬季多西北风,夏季多正南风,大多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水域面积大,相对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性较强。排在后 3位的为湘乡市、炎陵县、韶山市,主要分布湖南省中部偏东的湘中

丘陵区和湖南省东南部的井冈山西麓,土地面积相对较少,因此所能提供地生态服务功能也相对较弱。 

从长株潭区县的社会文化功效值来看,排在前 3 位的是长沙市区、株洲市区、宁乡市。由表中可得,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相比其他区县较高,因此地区所能提供地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相对长株潭其他区县较强。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文化的进步,因此

这三个地区拥有的中高等教育资源也相对于丰富,其他综合水平相对也高于其他地区。排在后 3位的是湘乡市、湘潭县和韶山市,

这些地区的 GDP总值相比长株潭的其他城市群来说相对较低,导致社会文化水平相比较低。 

1.耦合度分析 

根据公式(1)计算可得到产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发展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度。根据提出的耦合阶段划分依

据进行划分,可以得到各区县目前所处的耦合阶段。可以发现,韶山市和炎陵县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望城区、茶陵县、湘潭县和

湘乡市处于拮抗阶段,其他地区的耦合值均介于[0.5,0.7]之间,处于磨合阶段。表明各地区产业乡村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发展和

生态环境发展等 3 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还有待提升,产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发展虽然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但需要进一步平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良性共振耦合之间的互利互促和共同发展。 

2.耦合协调度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分析 

将 3个子系统的耦合度代入公式(2)中求得各区县的耦合协调度,根据提到的耦合协调划分依据进行阶段划分,并且分析得出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划分。结果表明:处于低度协调(美丽乡村建设低水平)阶段的地区有 3 个(茶陵县、炎陵县和韶山市),处于中

度协调(美丽乡村建设中等水平)阶段的区县只有2个(望城区和湘乡市),处于良好协调(美丽乡村建设较高水平)阶段的区县有10

个(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株洲县、醴陵市、攸县、湘潭市区和湘潭县、长沙市区和株洲市区)。从结果中还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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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区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在列出的区县当中都是最高的,表明虽然长沙市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乡村经济占比不大,但是

发展质量很高,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三个子系统的功效值也是属于较高的,说明子系统之间

有明显耦合的趋势,美丽乡村建设水平处于高层次。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继续融合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达到更高一步的耦

合协调关系。 

炎陵县和韶山市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在所设的区县中是最低的,处于低水平阶段。这两个地区相对来说都是生态环境发展

较快,但经济发展功能这块较差,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地区的生态优势来发展生态经济。 

处于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的区县相对占比最多,虽然这些地区在美丽乡村建设评价中已经达到了中度和良好协调,但更加不

能忽视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联系,在适当控制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的时候,考虑到使之能够匹配生态环境的承载力,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建设,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底层依靠。 

五 结论 

美丽乡村建设是由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三个子系统组成的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三个子系统存

在耦合关系,因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要想更好地建设美丽乡村,首先就是要理顺这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使之能够协调

共同发展进而达到最优化运行。 

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对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县的美丽乡村的建设水平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从耦合度来看,除

韶山市以外,其他区县的系统耦合水平均处于磨合阶段或者高水平耦合阶段;从耦合协调水平来看,除了炎陵县和韶山市的耦合

协调度水平处于低水平协调、长沙市和株洲市区处于高水平协调之外,其余的都是达到了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不同的美丽乡村

建设阶段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应有不同。同时,结合各区县经济地理关系和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可以初步推测,区域一体化进

程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各子系统的耦合,因此,将一体化发展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是可取的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建设美丽乡村,评价对象的动态性、复杂性及难量化性等特点都决定了评价模型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完善,因此

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其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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